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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述的张力与演述的阈度
——

小说 《尘埃落定 》 与谭愫版改编 川 剧 的一种对读

丁淑梅

《尘埃落定 》 获得茅盾文学奖后 ， 对跨界改编 自 己作品非常慎重的阿来 ，

却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川剧版权免费授予 了 四川省川剧院 。 年 ， 由查明哲

执导 、 谭愫编剧 、 陈智林担纲主角 的七场改编川剧 《尘埃落定》 搬上了戏剧舞

台 ， 引起了小说界的关注和戏剧界的轰动 。 这样一部哲理意味浓厚的小说与川

剧之间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因缘 ？ 讲故事的语言
“

代码
”

与演故事的戏剧
“

动

作
”

究竟可以在怎样的层面上形成转换机制 ？ 或许从代言与唱叙 、 相喻与场

阈 、 诗性表演与戏剧性表演的角度对读 ， 可 以帮助我们解开对于二者文体实

验 、 故事互动的疑问与空间转换的诸多可能性 。

一

、 代言与唱叙

小说和戏剧都是叙事艺术 ， 但前者用文字讲故事 ， 后者用动作演故事 ；
前

者以叙事体为主 ， 后者以代言体为主 ；
在文体与语体特征上亦 自有其鲜明 的区

别 。 然而 ， 在讲故事的小说 《尘埃落定 》 中 ， 叙述围绕着傻子的视角 向着多个

维度铺展时 ， 却常常植人了代言体的表现方法和语言 ， 来形成人物内心真实与

存在感之间的张力 ；
而演故事的改编川剧则以麦其土司为主线 ， 在置换了角色

代码的同时 ， 直接通过人物的唱段与独 白插入了很多叙事体的段落 ， 更突显人

物的内心孤独及与现实的距离 。

“

代言
”

的原义 ， 从广义上说 ， 是指作家代人物立言 ， 是叙事文学衍生出

的话语表达方式之
一

。 在小说中 ， 傻子无论是作为故事中 的主角 ， 还是作为隐

含作者的代言叙述人 ， 都构成了
“

智者
”

视线和
“

愚者
”

视线二位
一

体的交

叉、 作为故事中人 ， 傻子是一个生来愚钝 、 不谙世事 、 无所作为 、 心地善

良 、 任人摆布捉弄 、 心智不健全的
“

傻子
”

， 也是
一

个继承了家族血缘基因 ，

① 廖全京 ：
《存在之镜与幻想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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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了父亲的野心霸气 、 母亲的孤傲冷漠 、 哥哥的凶蛮残暴 ， 暴露了人性的愚拙幽暗 ，

并肆无忌惮与罪恶同谋的
“

土司家二少爷
”

。 他还是
一

个在欲望刺激中逐步觉醒 、 真诚

期待并努力寻求感情生活真谛的执着少年 ， 更是
一

个对传统
“

规矩
”

和权威等级抱定不

屑和挑战 、 善于接纳新鲜事物 、 具有卓越的创造能力 、 长于审时度势 、 大刀阔斧的改革

家 。 但傻子这个第三人称的故事叙述者的功能 ， 却常常被第一人称的叙述 口吻弱化 ， 成

为隐含作者的主观代言 。 作为
一

个叙述主体 ， 傻子被赋予 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游弋人间

的天才睿智和超然世外的直觉感悟能力 。 他不仅具备书记官的洞见远 活佛喇嘛的神

力巫术 ， 甚至 自然天神的未 卜先知 ， 还具有惊人的 自 我反省与终极追问意识 ， 俨然成为

隐含作者叙述 、 评判 、 研究
“

存在
”

， 反观 、 透视、 预见 真实
”

的代言僭位者。 因为

叙述主体的代言僭位 ， 故事像
一匹脱缰的野马 ， 不可停歇地奔跑 ；

又像一棵根干无着的

大树 ， 枝 丫纵横地不停疯长 。 代言者引导叙述向着内心世界 、 向着神秘的灵魂顿悟地带

展开 。 从傻子的视角看去 ，
一方面 ， 作为这片领地上的王者后裔 ， 傻子完全不用为衣食

住行操任何心 ， 也仿佛跳出了生老病死的一般生活逻辑和生命套路 ， 机遇和偶然总是带

给他全新的生活 。 运气和上天的眷顾让他不费心机就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 赢得 了膜拜 、

尊重与信服 。 傻子总能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游憩 、 驻足 。 另
一

方面 ， 人物和代言叙述者之

间又常常发生背离 ， 傻子很难将两种完全不同 的生活情境融合为
一

。 傻子对 自 己 的
“

傻
”

是 自知的 ， 对 自 己的
“

聪明
”

更多 的时候却不 自 知 。 当
“

我是谁
”

、

“

我在哪里
”

、

“

宗教为什么教会了我们恨 ， 却没有教会我们爱
”

这些终极追问不再成为问题困扰他时 ，

“

傻
”

的叙述因为非正常 、 不可靠 、
不合理性逻辑 、 指向 自我内心真实而常常被搁置 ；

而
“

聪明
”

的叙述则 因为暗合
“

规矩
”

、 指向社会实在图景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 以致
“

聪明
”

过度 、 自 以为是的傻子与土司制度 的末世遭逢 ， 作为参与者与见证人 ， 最终成

为它的陪葬品 。 叙述主体想让傻子作为超越者 、 局外人来解构和颠覆他所身处的文化语

境 ， 但傻子却深陷神权与王权剥离的文化断裂带上难以 自拔。 他的身体感官没有痛感 ，

四处找打 ； 他的精神世界没有信念 ， 随遇而安 ， 他的很多作为与那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保

持着同一性 。 他跋涉在现实的泥潭里 ， 无法摆脱个体与
“

规矩
”

游戏 、 周旋 、 合谋造成

的心性残损 ， 从而失去了存在感和方向感 。 虽然他总抬起眼睛望着天空 ， 但那个在幻想

中追究 内心真实的地方 ， 最终却渐渐变成了被存在扭曲的
一面心镜 。 作者有意将他的主

人公悬置于存在之上 ， 以痴愚憨傻的非理性行为遁人虚无 ， 以此来揭秘个体精神疾患被
“

理性世界的疯狂欲望
”

遮蔽和迷失的深度 。

“

代言体
”

作为
一

个狭义的理论概念 ， 是戏曲演员 以第
一

人称扮演人物 ，
配合歌唱 、

语言和动作以表演故事的主要方式 ， 但
“

在戏曲中 ， 除代言体外 ， 也采用叙事体的表现

方法
， ’

， 如 自报家门 、 行当叙述 、 独白 、 背拱 、 帮腔等 ， 这些用第三人称从旁介绍和

描述的叙述体 ， 与代言体相辅相成 ， 已经成为中国戏曲形制有意味的补充 。 在小说提供

的深厚摹本基础上 ， 改编川剧 《尘埃落定 》 巧妙地置换了叙述主体和人物角色 ， 舍弃了

行当代码 ， 让演员直接扮演主角人物麦其土司 ， 并撷取原作关于聪明与傻 、 关于老英雄

① 宋剑华 ：
《

〈尘埃落定〉 中的
“

疯癫
”

与
“

文明
”

》
，

《民族文学研究 》 年第 期 。

② 齐森华等主编 ：
《 中国曲学大辞典 》 ， 浙江教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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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英雄的叙述话语 ， 将原作通过傻子进行的议论和评介 ， 移植到叙述主体和主角人物

身上
， 形成 了代言与唱叙相表里的表演程式 。 改编川剧以麦其土司为第

一主角 ， 淡化了

原小说叙述不断导向终极追问的哲理意味和思想深度 ，
也拂去了原作从历史深处带来的

沉重阴霾 ， 将叙述和展演的重心转移到了被权力野心和欲望暴力毁灭的人性悲剧上 。 戏

剧 的舞台让麦其土司 以唱叙的 口 吻出入角色内外 ， 观察人物 。 随着人性的原欲与贪念被
一

层层剥落 ， 人物内心的孤独也不断显露 。 在第一场戏 中 ， 当新英雄凯旋而归 ， 老土司

对于这
一场景的心理反应 ， 原作是通过隐含作者借傻子代言评议的 ：

“

关键是在这个胜

利的夜晚 ， 父亲并不十分高兴 ， 因为
一

个新的英雄诞生 ， 就意味着原来的那个英雄他至

少 已经老了 ，
虽然这个新的英雄是 自 己的儿子 ， 但他不会不产生

一

点悲凉的情怀 。

”

但

戏剧舞台却用 了一束追光投在了身处舞台一隅的麦其土司身上。 我们看到老英雄被欢呼

的人群隔开 ， 远远地望着大儿子 ， 低吟着
“

怪怪滋味涌心中
”

， 嘴上满是揶揄和 自 嘲 ，

脸上却写满了烦乱和焦虑 。 第二场里 ， 当查查头人被麦其土司秘计斩杀后 ， 原作中 由傻

子转述的
“

三不该
”

， 舞台上则 由麦其土司直接唱叙 。 在数落査查作为 自 己领地上的头

人不该拥有漂亮妻子 、 不该银子堆满库时 ， 人物还意味深长地唱出 了
“

你不该与大少爷

谋反
”

的怨毒 ， 正是这份怨毒促使他不断进行试探和考验 。 当兄弟二人为谁能当未来的

土司发生争执 ，
趾高气扬的哥哥被弟弟

一

句话
“

只有阿爸才晓得
”

噎住时 ， 在舞台侧场

窥视的麦其土司对观众说 ：

“

他是傻子吗
”

疑问 由此生发 ， 并成了 麦其土司难解的心

病 。 所以在第五场 ， 当傻子被人群簇拥狂欢 ， 麦其土司却感到浑身无力 、 心有余棒 。 或

许是麦其土司下意识的反映 ， 舞台一隅突然呈现了大儿子谋反的诡异场景 。

“

两个儿子

都是我的根 ， 长大了却成 了两种人 ，
一个聪明一个傻 ， 聪明 的真傻 ， 傻的真聪明

……择

优二儿当继任 ， 为什么我却戒心陡然生？ 他有不可知 的神秘性…
…倘然传他土司印 ， 另

起炉灶 、 弃旧迎新 、 脱缰的马难掌控 ， 我担心失去权力和至尊 ？ 权力安稳最重要
……权

衡利弊做决定 ，

一

切 以我为中心 ， 继续将假傻当真傻 ， 继续将假聪明当真聪明 。

”

这一

大段唱叙 ， 既充分裸露了麦其土司传位的矛盾心理 ， 同 时也叙述交代了 剧情的发展方

向 。 头脑简单 、 蛮武霸气 、 机心太重 、 比 自 己更权欲熏心 、

一眼就能窥破其心思的大儿

子
，
虽不是传位的理想人选 ， 但 自 己 尚可凌驾其上 ， 操纵大局 ，

不失权力之柄 。 对于傻

的时候不够傻 、 聪明 的时候不够聪明 的二儿子 ， 老麦其有些塚磨不透 。

一旦行善举受子

民拥戴的傻儿子即位 ， 自 己则会失去土司统治之位 。 因为傻儿子身上无法预见的神异

性 ， 老土司对控制局面的权力消失充满了恐惧感 。 这段唱叙 ， 充分揭示了麦其土司 内心

权欲之念的膨胀与传位之虑的矛盾互相激发的过程。

与原作的叙述不同 ， 改编川剧将故事结局改为麦其土司
一心想传位给傻子 ， 傻子却

执意不肯接受 。 正在两人推让之间 ， 杀手多吉出现了 ， 暗中看到老土司将权杖塞给傻子

的他冲上来要杀新即位的土 司 。 这时 ， 踉跄的老土 司却用他宽大的身躯挡在傻子前面 ，

承受了杀手的杀戮和复仇 。 傻子在父亲被杀后 向着雪山无言地跪拜 ， 并献上了洁白 的哈

达 。 这种围绕着戏剧主角所作的结局改编 ， 传递出野心与权欲还没有完全扫荡人性温情

的麦其土司要
“

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

高贵地死去的心声 ， 并最后完成了 自 己的性格史和

心灵史 。

一

方面 ， 这个麦其土司的内心积聚着野心与雄心 ， 他曾想趁乱世谋发展 ，
重整

旗鼓打出
一

片天 ， 却对土司制度的即将完结没有足够的认知 ， 在
“

天要大扫除
”

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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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还 自恃
“

人有小九九
”

，
不相信世道真的变了 。 他了识时务 ， 以种植鸦片 、 与政府合作

来巩固 自 己家族的声威 ， 却不知鸦片带来的不是财富 ，
而是无可挽回的灾难 。 他能身在

雪域 ，
眼观家 国 ， 支持抗战 ， 并获得政府嘉奖 ， 却没考虑过时局动荡 中怎样平衡 自 己的

政治立场 ， 在
“

白红交战被卷入 ， 死路活路两皆无
”

的当 口
， 还 自信

“

麦其家大风大浪

经无数 ，
巧应变 ， 终将险途变坦途

”

。 他能娶汉地风尘女子为妻并与之患难与共 ， 对两

个儿子也苦心培养寄予厚望 ， 却既无法弥合两种文化的矛盾 ， 又无力解决两个儿子继承

权的难题 。 最后 ， 他的野心和雄心陷人了无计可施 、 无人能解的孤独 。 另
一

方面 ， 被权

欲之念支配的麦其 ， 骨子里又充满阴谋与暴力 ， 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 对两个儿子戒备重

重 ， 仗着土司的权位无节制地享用和蹂躏女人 ， 肆意杀戮、 囚禁叛变者和奴隶 ， 随意践

踏和剥夺下人的生存权利与尊严 ， 为了保住权柄而行事冷酷无情 、 残暴无道 。 当他雄心

勃勃地
“

贴合
”

现实时 ， 他的孤独 ， 是权欲之念的膨胀导致个性的积极倾向逐步丧失的

孤独 ； 当他处心积虑地与现实拉开距离时 ， 他的悲剧 ， 是个体以极端方式与现实抗衡导

致精神崩溃的人性幽暗 。

二 、 相喻与场阈

小说是
“

讲故事
”

的艺术 ， 更多地表现为时间节奏的律动 ， 是时间在故事发生 中不

断流逝的过程 。 《尘埃落定 》 的时间感却被有意无意地消隐了 ， 在时间节奏的停顿 、 延

迟与凝滞中 ， 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的却是空间感的跃动 。 阿来小说的结构和节奏从音乐

上得到了更多灵感 ， 他
“

非常心醉于贝多芬们 ， 阿赫玛尼诺夫们那样的展开 ， 那样的回

旋 ， 那样的呈现 ， 那样的咏叹 ， 那样 的完成
”

所以 《尘埃落定 》 呈现出来的空间感 ，

是不断次第展开 、 不断翻转回环 、 不断交叠投映的 。 整体相喻与空间套层 ， 通过数组写

实与写意相交织的喻体与特定的人物关系场 ， 构成 了 自然与历史 、 人与人、 人与 自我相

依共生的
“

世界想象
”

。 而小说原作为故事打开 的多重叙述空间 ， 为改编川剧 《尘埃落

定 》 提供了更多场阈拓展的可能 。 编剧以土司两个儿子的两次归来为主场景 ， 复现和重

新阐释了故事的整体与细节关系 ， 以大写意的方式呈现了舞台特有 的在场空间 ， 又通过

舞台演出场阈 的背景推移与层次切换 ，
强化了时间断点与时序节奏 ， 打开了关于权欲飞

扬 、 人性堕落与 自我救赎的舞台想象 。

小说的
“

世界想象
”

， 首先建立在人与 自然息息相关的整体相喻中 。 如罂粟与梅毒

的播迁 ：

一

个是 自 然界长出的毒药 ， 绽放的美丽不断蔓延 ， 嗜瘾之毒却残蚀着生命 ；

一

个是人身体里寄生的病毒 ， 毒性之烈能对抗飞扬的旋风 ， 溃烂肤肉却不能阻止人的欲

望 。 又如老鼠与蛇的死亡 ： 鸦片香诱来的老 鼠被熏烤成肉食 ， 母亲撕咬 鼠肉的动作导致

傻子得了怕老鼠的怪病 ， 无药可医的怪病却被像老鼠
一

样眼睛发亮 、 门齿锋利 的侍女塔

娜治好了 。 入洞 出洞的绮彩之蛇到处漫游 ， 却被孩子们 四处追打 、 折磨致死 、 缠棍游

行 ； 每 当挑着死蛇唱着歌谣的孩子们在 田野里游荡 ， 就会成为人力所致的不祥 、 灾难和

地震发生的预兆 。 当然 ， 世界的
“

整体相喻
”

， 集 中体现在两次大地震的叙述中 。 作为

① 梁海 ： 《小说是这样
一

种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 作家阿来访谈录 》 ，
《当代文坛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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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预测的 自然灾难的地震 ， 其触发在小说的叙述中却都有深刻 的人的痕迹 。 第一次 ，

是在叙述土司与活佛
——

这片土地上两个不同身份的王者第一次会面时 ： 两双大手在就

要互相握住的一刻 ， 意味深长地 引发了
“

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擂响 了
”

的地震 。 当然 ，

这次地震的发生 ，
王者权力的博弈只是后兆 ， 土司与査查头人妻子央宗幽会 ， 却怎么也

无法野合 ， 人的无节制的欲望纠缠 ， 才是地震发生的前兆 。 第二次又是权力 的纠葛 、 情

欲的错位导致了天谴 。 土司与央宗的疯狂欲望 、 哥哥与塔娜的乱伦挑衅 ， 再
一

次激起了

大地的震怒 ：

“

两对男女在大白天 ，
互相斯扯着对方 ， 使官寨摇晃起来了……哗啦一声 ，

像是
一

道瀑布从头顶
一

泻而下 ， 麦其家官寨高高的碉楼一角崩塌了 。 石块、 木头 ， 像是

崩溃的梦境 ， 从高处坠落下来
……变成了一株烟尘 ， 升人了天空 。

”

以致叙述者情不 自

禁站出来点评道 ：

“

众 目 睽睽之下 ， 我父亲和三太太 、 我哥哥和我妻子两队男女差不多

是光着身子就从屋子里冲出来了 。 好像是为了向众人宣称 ， 这场地震是由他们大 白天疯

狂的举动引发的 。

”

其次 ， 小说以
一体两用 、 对位错置的人物和影子叙述 口 吻的不断变换与叠加 ， 在主

角周围建构了多重复合的人物关系场 ； 在整体相喻基础上 ， 引 出并打开了人与人 、 人与

自我之间相对独立而又具有相互架构意义的叙述空间套层 。

一体两用的 ， 如两个卓玛 、

两个塔娜 、 两个杀手等 。 在傻子身边 ， 这几组人物形成了交叠缠绕的叙述套层 。 侍女卓

玛的性启蒙引导傻子经历了必经的成长 ， 牧场卓玛 的献身让傻子重温童真 、 亲近 自然 。

两个卓玛都带给了傻子生命亮色 ，
但牧场姑娘只是傻子生命中

一

个过客 。 作者让侍女卓

玛去找牧场卓玛 ，
而这个姑娘却早已匆匆嫁人 ， 以此来暗示这个影子代码的叙述作用已

完结 。 侍女择偶与嫁人引起了傻子的嫉妒 ， 女管家的施舍与服众满足了主子的虚荣 ； 作

者让侍女卓玛与傻子生命有了更深交集 ， 是 因为要裸露傻子内心对女人的 占有欲和对权

力的掌控欲 。 娇小瘦弱 、 胆小乞怜的贴身侍女塔娜让傻子成为真正 的男人 ； 恶毒贪婪 、

嗜财如命的马夫女儿塔娜却在傻子的生命里像一阵风飏散了 。 美若天仙 、 神似妖精的茸

贡土司女儿塔娜 ， 让傻子第
一

次领受了爱的真谛与疯狂的痴迷 ， 他小心翼翼地在 自 己的

爱情幻想里编织爱与被爱的神话 ， 他以为傻子的
“

聪明
”

可以征服土司女儿的
“

聪 明
”

，

却被塔娜
一

次次揶揄和背叛。 他在 自 己的末路上眼睁睁看着美丽的妻子与哥哥乱伦 、 与

汪波偷情土司 、 与汉族军官私通 ， 却无心也无力改变这种荒谬的感情与荒唐的婚姻 ， 只

是在下定求死决心前 ， 才与爱恨纠缠的妻子达成和解 。 多吉家的两个儿子背负家族使命

寻找复仇时机 ， 却总是与傻子不期而遇 ， 并有 了不可理喻的默契和约定 ， 且最终在傻子

催促与帮助下才完成复仇 。 小儿子行动迟缓 ， 做事犹疑 ， 复仇心切却不知该杀谁 ， 在麦

其家死魂灵寄身的紫色衣服助力下 ， 才费尽心力杀了代位土司 。 其实 ， 小儿子作为前场

的杀手只是
一

个影子 ， 真正的杀手却是老成持重的大儿子。 他温和沉郁 ， 以酒馆为掩护

在傻子身边潜伏下来 。 他很清楚父母双亡 、 兄弟沧落的世仇不是杀了老土司就可以完结

的
；
而毒杀老土司未遂却被傻子识破 ， 让他更明 白他的复仇路没有未来也不能让仇人有

未来 。 最终杀死土司继任者的复仇大任 ， 几乎是在傻子与多吉大儿子心照不宣 的契约

下 ， 像
一

场同归于尽的告别仪式
一样上演的 。 对位错置的 ， 如两个奴隶——索郎泽郎与

尔依 ， 两个执役
——

银匠曲 扎和跛子管家等 。 相 比于 以上几组影子人物 ， 关于两个奴

仆 、 两个执役的叙述则显得比较特别 。 从显性位置看 ， 索郎泽郎和尔依 、 银匠和管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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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对位 。 同是奴隶 ， 索郎泽郎认定 了主子也认定 了 自 己 的身份 ， 忠厚粗拙 ， 誓死效

力 。 而作为行刑人后代的尔依 ， 虽也对傻子忠心不二 ， 却又显 出某种狡猾独断 、 冷酷专

横的混合气味 。 同是执役 ， 银匠 自恃手艺 ， 不但敢向主子侍女卓玛求婚 ， 还怀着仇恨接

过鞭子抽打主子 ， 表现出卑微者改变命运的孤勇 和反抗之心 。 管家对主子的心思心领神

会 ， 熟谙与各种人物打交道 ， 经商对账 、 管理事务精明能干 ， 却只知道服从唯诺 ， 成了

主子错误和罪恶 的帮凶 。 从隐性关系看 ， 索郎泽郎和管家 、 银匠和尔依又形成了互相参

照的对位错置 。 索郎泽郎愚蠢地葬送了 自 己的生命 ， 殊不知他追杀汪波土司 与惩处塔娜

的拼死卖命对于傻子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 。 管家只快意于一时之欲 ， 对主子的恩赐和驯

服——让侍女卓玛做他的帮手和姘头感激涕零 ， 反而显 出他的猥琐和卑下 。 当孩子夭

亡 、 妻子被主子强行带走 ， 银匠也精神涣散 ， 变成了被掏空大脑的行尸走 肉 。 而尔依的

苍 白 ， 尔依的沉默 ， 尔依的长手长脚 ， 叙述着
一

个游走在现世与幽冥边缘的人茕茕 孑

立 、 半死不活的精神状态 。 他沉浸在
一

次次的鞭打与行刑中 ， 不像是残害了别人的身体

与生命 ， 倒像是加重了对 自 己的意志摧毁与心灵损伤 。 这些
一

体两用的 、 对位错置的人

物和影子 ， 聚合起人物关系的群落 ， 通过傻子的代言叙述透视和析出 了主体性的碎片 ，

丰满和充盈了小说的整体叙述架构 。

改编川剧的舞台 ， 则通过演 出场阈 的背景推移与层次切换 ， 将 自然景观 、 文化印记

与人的主体活动由远及近 、 从后 台到前台铺展开来 ， 以土司两个儿子的两次归来为复现

主场景 ， 以大写意的方式呈现了戏剧特有的在场空间 。

一

方面 ， 后台远处时隐时现的雪

山 ， 高大的转经筒 ， 神秘精致的唐卡 ， 镌刻着藏文的时起时落的青黑色幕布 ， 将舞台切

分为 自然景观 、 文化印记与人的主体活动三重空间 ， 提示观众故事发生的特定文化场阈

和空间层次 。 另
一

方面 ， 因为置换了叙述主体 ， 在以官寨为中心的前台 ， 上演的是以麦

其土司为主线的故事 ， 突出 了人的活动在舞台 上的主体性和主体位置 。 然而 ， 与此同

时 ， 舞台上呈现的实在之界 ， 却都是似有若无的背景碎片 ， 无论雪 山 、 草原 、 罂粟花

海 ， 还是官寨 、 台阶 、 绵延的道路 ， 都只有局部的方位和片状的轮廓 ， 虽有光影的聚

焦 ， 声色的鲜活 ， 却缺乏清晰的完整面貌 。 通过舞台灯光的调色与空 间层次的处理 ， 不

但 自然景观的表情随着主体活动的展开而变幻 ， 而且那些文化印记的视觉形象也显得回
’

环逶迤 ， 充满沉重的震荡感 。 当欢快的锅庄舞起来 ， 激昂 的鼓声隆隆滚过 ， 转经筒徐徐

回转 ， 雪山仿佛披上了 轻盈曼妙的 白纱 ； 当枪声响起的时候 ， 雪 山似乎也变得悲切呜

咽 ； 当麦其土司为权欲炙烤不能 自拔时 ， 沉闷的鼓声缕缕 回荡 ， 雪山的褶皱里似乎隐隐

发出压抑的怒吼 ；
当傻子为麦其家族悲唱叹惋时 ， 青黑色 的藏文幕布从台阶背后落下 ，

渐渐遮蔽了凝重静穆而又满含低沉呜咽的雪山 。 在舞台措置的三重空间里 ， 自然景观的

背景化和文化 印记的嵌人化 ， 都为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展示提供了明确的指向性 。

此剧虽以麦其土司为主角 ， 但也充分发挥了舞台的共时呈现性 ， 构造了二位
一体的

人物关系场 ， 形成了主体与影子的审视与戏拟。 野心勃勃 、 独 占权柄的老土司 ， 有的时

候却完全沉浸在忧心传位、 操心家业的父亲的痛苦中 。 无能无畏的傻子 ， 有时却是
一眼

看破机局的聪明人 。 尊贵高傲 、 争权夺利的土司夫人 ， 原来是身世不幸 、 隐忍屈从的汉

地女子 。 实录历史 、 言说真相的书记官隐去 了遵从天意、 苦行传教的布道者身份 。 权力

优渥 、 挟鸦片镇番的黄特派员 后来变成 了不分红 白 、 唯求 自保的逃难者 。 围绕着麦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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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打开的叙述空间 ， 主角与周边人物的对立面 ， 形成了主体与影子的不断迁移 、 套叠和

翻转 ， 出其不意地表演着另一维度的内心真实 。 迁移是单向的 ， 主体变成了影子 ， 或影

子置换了主体
；
套叠和翻转则是多层的 ， 如主体伴随多个影子 ， 主体与主体相互审视 ，

影子与影子相互戏拟 。 为了更好地展现这种复杂的人物关系场 ， 改编川剧简化了小说原

作 以傻子为主角的故事交叠复线 ， 让主线人物麦其土司隐身于两个儿子两次归来的主场

景复现 中 ，
巧妙地穿插了多处暗场和偷窥 ， 在欢迎与庆祝的基调下 ， 让身处其间的各色

人物尽情表演 ，
强化了权欲之争中人物关系 的离散距离 。 第一场 ， 当大少爷归来时 ， 先

是身着绿色长裙的姑娘在雪山的映衬下跳起了欢腾的锅庄 ， 伴随着威震山野的群呼 ， 且

真跳起了武力雄健的舞蹈 。 新英雄被众人抬起游行 ， 在喧闹的场面中耀武扬威 。 我们看

到的是飞扬跋扈的脸 ， 凶蛮强横的表情和杀气腾腾的眼神 。 在突出 了大儿子归来的主场

景之后 ， 第二场却 以连环偷窥为前台主场 ， 将原本该由土司主宰的庆祝活动和庆功宴会

做了暗场处理 。 在黑魆魆的舞台前场 ， 在支撑官寨的高大柱子的 阴影里 ， 查查头人匆匆

跑来 ， 循着宴会上人声的喧嚷 ，

一眼瞥见宴会的主角麦其土司明 目张胆地与 自 己的妻子

央宗调情逗乐 ， 这样的情景让他挥拳捋袖 、 狂躁愤怒 ， 这是
一

重偷窥 。 接着 ， 查査头人

的管家悄悄出现 。 他在偷窥了查查的形色之后 ， 先是挑起他的愤激之情 ， 故意怂恿查查

谋反 ， 接着实施密计伺机刺杀了查查头人 ， 这是二重偷窥 。 后来 ， 大少爷在管家身后出

现 ， 他早巳躲在暗处偷窥了发生的
一切 ， 并走上前台 ， 以管家行事草率 、 邀功急切为由

杀人灭口 ， 这是第三重偷窥 。 在这三次连环偷窥中 ， 土 司虽然都是暗场人物 ， 却成为前

台表演展开的行动元 。 最后 ， 当傻子以木枪换哥哥真枪把玩 ， 大少爷趁机教傻子向麦其

土司宴会方向打枪 ， 被惊扰了的父亲
——麦其土司才从暗场走到 了前台 。 第五场 ， 当傻

子用麦子打了
一

场胜仗 ， 带着天下最美的女人和最多的财富回来时 ， 相似的
一幕再次上

演了 。 在欢快的锅庄和人群簇拥下 ， 傻子被众人抬起 ， 狂欢的场面比迎接大儿子更加热

烈 。 大儿子归来时躲在远处张望徘徊的麦其土司 ， 这
一次却准备了长角号队 ， 并亲 自 出

寨迎接傻子。 两次归来都引 发了交易和阴谋 ， 但大儿子归来后 ， 发生 的是鸦片交易 、 杀

戮暴行和密计阴谋 ；
小儿子归来后 ， 是免除贡税 、 深得民心却意外被剥夺了继承权 。 正

是傻子获得的至高拥戴和疯狂膜拜 ， 让麦其土司惊恐难耐 ， 从而引发了父子的心理战和

情感较量。 如果说 ， 麦其土司 与大儿子无间 ， 那是貌合神离 ， 那么 ， 麦其与小儿子有

隙 ， 那却是渐行渐远 、 心与心难以弥合的距离 。

如果说阿来 的小说 ， 在历时性的消隐中 ， 往往突兀地显示了人在空间构成的世界里

的位置和影像 、 关系和碎片 ， 通过整体相喻和叙述空间套层 ， 架构了 自然与历史 、 人与

人 、 人与 自我相依共生的
“

世界想象
”

， 那么 ， 改编川剧则 以文化印记勾连起人物主体

与 自然景观 ， 从而建构了实在与虚拟互动 、 层叠推移与主体运化颉颃的共时性空间 ， 在

归来与狂欢的往复空间呈现中 ，
又抓住特定的戏剧性时刻 ， 在暗场与明场 、 偷窥与亮相

之间 ， 故意造成时间节奏的停顿与断裂 ， 对空间呈现进行评论和叙述 ， 从而延展了戏剧

场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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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诗性表演与戏剧性表演

阿来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 ， 小说是
“
一种庄重优雅的精神建筑

”

完成这个建筑

的过程 ， 需要思想的深刻 、 情感的沉潜 ， 更需要
一

种能够将思想的深度与情感的力度浸

透进去又生发出来的文化表达与阐释能力 。 《尘埃落定 》 的文化表达和意义 阐释 ， 除了

有赖于富有魅力 的故事叙述能力外 ， 还通过特定语言代码呈现出的戏剧性呼应与诗性表

演显现出来 。 而改编川剧则基于故事本身丰富的表演性因素 ，
通过光影的闪 回 、 主唱的

移植 、 帮腔的接唱 、 别调的映带 ， 强化了戏剧性表演的阈度 。

小说通过特定的语言代码形成了戏剧性呼应 ， 呈现 了微物质的力量和细节的逼真性

与丰满性 。 如旋风与尘埃的坑灌与追逐 ， 麦子与麦地的妙用与废用 ， 耳朵与舌头的割截

与再生 、 巫术与仪式 的做场与表演等 。 在小说中 ， 旋风与尘埃总是相伴而生 ， 起落湮

灭。 当梅毒在边境集市上扩散的时候 ，

“
一柱寂寞的小旋风从很远的地方卷了过来

”

， 与

尘埃 、 纸片 、 草屑旋在一起噼啪作响 ， 最后却被
“

梅毒的花朵
”

魇住了 。 又如 ， 当土司

的官寨在解放军炮声中轰然倒塌 的时候 ，

“
一

小股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
……裹挟着尘

埃和枯枝败叶在晴空下舞蹈
”

， 土司领地上随处可见的旋风
“

在很高的地方炸开 了 ， 里

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 了天界 ， 看得见的是尘埃 ， 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
”

。 像丝绸
一

样的

尘埃 ， 在土司官寨倾倒时腾起 、 落定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 看不见的微物质带来的震撼人

心的力量 ， 昭示了 自然与人之间颠颠倒倒的诡谲关系 。 在小说第七章里 ， 作者用麦子与

麦饭 ， 在傻子和人群之间构筑了富有律动感的场面叙述 。 大批饥民 向堡垒涌来 ， 在小河

边躺下 ， 又趙过河来接受施舍 ， 为傻子拆堡垒 。 接着是吃饱了麦饭的人群形成了黑压压

的静场 ， 再后来是人群挪动的脚步声卷起尘土 ， 冲决了沉默的静场 。 这种用静默凝聚起

来的神异力量 ， 终于令大地都轰动了 。 而当百姓把傻子托举到头顶 ，

一场盛大的麦地穿

行和奔跑展开了 。 麦粒飞溅 ， 麦浪起伏 ， 麦地被践踏 ， 加剧了掏空大脑的晕眩 ， 被人群

裹挟的傻子迷失了去路和方 向 。 施舍麦饭虽让傻子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 但他始终都处在

同
一空间里平视的位置 ， 这种位置和身份让他清醒而成功地实施了 自 己的计划 ；

而麦地

托举却将傻子推向 了人潮之上的虚空和迷境 ，
土司家族的恐惧惶惑与麦其子 民的疯狂膜

拜两股力量的胶着 ， 不仅让这个边地首领失去了掌控大局的神力 ， 也让麦其的继承人错

过了交接权力 的最佳时机 。 耳朵和舌头 ， 原本是组成人身体
一部分的器官 ，

一旦脱离身

体也就失去了生命 ， 然而小说中的耳朵与舌头 ， 却成为活的象形物 ， 在数次被割截后 ，

以奇迹般的方式再生 。 叛徒的耳朵与汪波土司来使的耳朵 ，
显然是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

战争交易的筹码 ， 而当傻子越过汪波土司领地的边界意外发现了麦其土司和大少爷怎么

也不相信的耳朵开花的代码 ， 则暗示 了耳朵的
“

再生
”

给麦其家即将带来的诅咒和灾

难 。 小说还通过
“

舌头
”

失而复生的情节 ， 强化了故事 的 内在能量和文本的诗性观照 。

与济嘎活佛论辩佛法的翁波西意舌头被行刑人割掉的过程 ， 不仅传达了异教徒在麦其土

司领地上受到惩罚的事实 ， 而且借傻子之言揭示 了这个
“

混乱而没有秩序的世界
”

的残

① 梁海 ： 《 小说是这样
一

种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
——

作家阿来访谈录》 ， 《 当代文坛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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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与血腥 。 而书记官又一次说话的奇迹
——

舌头的再生 ， 则宣示了被剥夺的权利与 自 由

的失而复得 ，
也意味着与开 口说话随之而来的风险与不幸的降临

——

敢于说出真相的书

记官再次失去了舌头 。

小说中出现过几次巫术神舞和仪式表演 。 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描写 ， 让小说的语

言代码具有了某种道具性和表演性 ， 构造了戏中戏的
“

视象
”

。 这是
一

场没有正面冲突 、

交锋却更紧张激烈的
“

罂粟花战争
”

： 筑起的坛城 、 难以尽数的法器 、 献给神鬼的供品 ，

还有石刀 、 石斧、 弓箭 、 抛石器 、 火枪 ； 巫师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 戴着奇形怪状的

帽子聚集山 岗 ， 在门 巴喇嘛的带领下静观并等待被对方巫师施咒 ， 从而有可能带上乌云

的颜色 、 巨大的雷声 、 长长的闪 电 、 数不尽的冰雹 ；
还有三个回合的施咒与令旗响器的

作法 。

“

门 巴就戴上了巨大的武士头盔 ， 像戏剧里
一

个角色
一

样登场亮相 ， 背上插满 了

三角形的 、 圆形的令旗 。 他从背上抽出一支来 ， 晃动一下 ，
山岗上所有的响器 ： 蟒筒 、

鼓 、 唢呐 、 响铃都响了 。 火枪一排排射向天空……终于乌 云被驱走了 。 麦其家的罂粟

地……重新沐浴在阳光里了 。

”

而不远的地方就起下了大雨 。 这是第
一回合 。 第二回合

是门 巴作法回敬了
一

场鸡蛋大的冰雹 ， 倒伏和冲毁了汪波土司的庄稼 、 果园 。 第三回合

则是央宗的孩子受到汪波土司神巫的蛊魅 ，

“
一

身乌黑 、 像中了乌头碱毒
”

，
生下来就死

了 。 这三个回合的字里行间 ， 充满了戏剧表演的虚拟性 、 程式性和奸情意味 。 此外 ， 小

说中还有两场侧笔写出 的仪式表演 ，
也为构造

“

戏中戏
”

的视象增添了趣味 。 大少爷班

师回府大宴三天 ， 广场上演了
一

出漫长神圣的戏剧 。 麦其土司说
“

叫演戏的和尚们去演

戏 ， 叫哥哥回来学着做
一

个土司
”

， 大少爷却在剧 中扮演了
一

个角色 ， 场上妖魔和神灵

混战正酣 ， 都穿着戏装 ， 头戴面具 ， 辨认不出来 ， 又不能违背神的意志 叫戏停下来 ， 于

是麦其土司 的态度和故事的节奏在这里出现了 陡转 。 当傻子回来恳请父亲免除
一

年赋

税 ， 广场上百姓请来的戏班傻鼓喧天连演了四五天戏 ， 多才多艺的大少爷又
“

混在戏班

里大过其戏瘾
”

， 土司说
“

让爱看戏的人看戏去吧
”

，

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又在他不在时决

定了 。 两次参与戏剧扮演 ， 大少爷置身戏中戏而忘 了现实角色的重要性 ， 失去 了父亲给

他的机会 。

小说中这样的语言代码还有很多 ， 除了尘埃与旋风 、 耳朵与舌头这些形成戏剧性呼

应的代码外 ，
还有壁画 、 灵药 、 银器 、 鞭子 、 兽皮衣服 、 行刑刀具 、 紫色衣服之类 。 这

些语言代码就像某种富有表演意味的
“

道具
” 一

样 ， 在至细至微的
“
一

刻之景
”

与
“
一

尘之空
”

之间
“

那辗
”

， 从而建造了小说诗性表演的空间 。 我想 ， 这很可能受到 了 中

国古典好情文学表演性传统的影响 。 正如阿来所说 ， 故事需要配套的语言 ，

“

和故事保

持了
一

种互相生发的张力 的语言
”

，

“

可 以把这种 丰厚的内容表现 出来
”

。 而作者最大

限度地延展了语言代码的张力 ， 从而使小说具有 了构筑空间的功能和诗性表演的潜质 。

改编川剧以麦其土司的故事为主线 ， 解决了原作故事内部复杂的矛盾纠葛可能带来

的舞台表演的张力消解问题 ， 利用追光与特写的闪 回 ， 主唱与帮腔的接唱 ， 还有别调的

映带 ， 创造 了全新的演述阈度 ， 重新建构了近现代革命史视野覆盖下
“

尘埃落定
”

的戏

① 〔清 〕 金圣叹 ： 《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兆 年版 ， 第 页 。

② 梁海 ： 《小说是这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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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剧性景观 。 围绕着麦其土司 ， 全剧的舞台 氛围 ， 在迎归与无住 、 庆祝狂欢与残杀复仇 、

黑暗与光亮之间不断转换 。 如第一场结尾 ， 除了投在前台主角土司身上的主光束 ， 还有

一连串的分束追光在后 台的幢幢人影 中闪动 ， 生动表现了土司密计除叛的阴谋 。 又如最

后一场 ， 在一片漆黑的舞台上 ， 先是光影里出现了刺客的脸 ， 接着是类似川剧变脸
一样

的面具人舞蹈 ， 这是预示杀手要来完成最后的复仇 ； 接着灯光打到另
一

侧时 ， 形容枯槁

的麦其土司在官寨前踟蹰 ， 预感到末路来临的绝望孤独与周围 的黑暗死寂
一

起蔓延开

来 。 改编川剧以老生的角色 、 疯癫的代码 、 乱伦 的禁忌 、 杀戮和死亡事件的漠然化处

理 ， 上演了一 出关于野心与权欲从人性里生发 、 膨胀 ， 导致生命崩溃 、 走向死亡的莎士

比亚式的主体性悲剧 。

土司的主唱与独白 ， 就像旧时戏曲舞台上的副末声 口 ， 既作为戏 中人扮演他 自 己 ，

又不时让他置身事外 ， 可以对他看到的人物活动和表演瞬间进行叙述和评论 。 原作叙述

者通过傻子的眼睛看到父亲
“

说啊说啊 ， 准备让位的土司说给不想让位的土司 听
”

的那

些
“

内心独白
”

， 在改编川剧 中则 由角色用大段的唱词 以及类似画外音的帮腔 ， 形成 了

对位 。 在麦其土司 内心权欲之念的膨胀与传位之虑的矛盾互相激发的过程中 ， 帮腔所唱
“

你就这样选择继承人哪
”

仿佛一种推波助澜的声浪 ， 将麦其土司推到了漩涡的浪尖

上 。 当然 ， 最能传达川剧意蕴的改编 ， 是川剧将原作 中带有潘谶功能的 、 通过次要人物

吟唱的民谣和歌诗 ， 移植嫁接到傻子和麦其土司的主唱中 。 第五场 ， 麦其土司宣布传位

给大少爷 ， 却在 目睹了大少爷权力在握 、 凶相毕露 、 拔剑割舌的嘴脸后 ， 听到了傻子独

唱的悲凉声音 。 编者将原作中本是书记官用第二人称吟诵的歌诗 ， 植入傻子 口 中 ， 让傻

子以第
一

人称唱出
“

嘴上套上了 嚼子 ， 嚼子上还要系
一

根绳子 ， 背上背上 了鞍子 ， 鞍子

上还要放
一

个驮子 。 有人对你唱歌 ， 唱出你内心的忧伤 ， 有人对你唱歌 ， 唱出你内心的

阳光
”

。 麦其土司 听到傻子
“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麦其家了
”

的悲叹后 ，
父子间爆发了儿

子和父亲爱恨交加的质询 。 麦其土司终于意识到离他远去了 的 ， 不仅是权力 ， 还有亲

情 ， 还有被他的野心蒙蔽 了的公道人心 ， 他支撑不住病倒了 。 第六场 ， 老土司步履蹒跚

地出现在舞台上 ， 当
“

他的骨头被熊啃了
……他的头发被风吹散了

”

的帮腔嘹亮地响

起 ， 原本出 自侍女卓玛之 口 ， 以清脆的象声词来表达对新生活渴望的叙事诗
“

她的肉 ，

鸟吃了 ， 咯吱 ， 咯吱 ， 她的血 ， 雨喝了 ， 咕咚 ， 咕咚 ， 她的骨头 ， 熊 啃了 ， 嘎吱 ， 嘎

吱 ， 她的头发 ， 风吹散了 ，

一

绺 ，

一

绺
”

， 却在这里被麦其土司似醉非醉地放声吼唱了

出来 ， 这一吼吼出老 了的麦其土司的
一腔愁 ：

“

台前退至后 ， 天地晃悠悠
……雨喝了我

的血 ， 鸟吃 了我 的肉 ， 风吹散了我的头发 ， 熊啃了我 的骨头 。

”

当我们 以为老土司不得

不走 向垂死末路时 ， 代理土司被杀的突发事件 ， 却让逊位的老土司在冰火交攻下焕发了

新的生命活力 。 在痛失爱子的呼天抢地中 ， 老土司声 口 陡转 ， 猛然唱出 ：

“

我想悲 ， 可

为何浑身通泰酥麻麻
”

帮腔复唱 ：

“

我想悲 ， 可为何瞌睡遇枕头 、 酷暑遇西瓜
”

继而

声 口一变喊出 ：

“

生姜还是老的辣 ， 老而弥坚 ， 出神人化 ， 我不当家谁当家
”

帮腔复

唱 ：

“

看看看 ， 这权欲之火威力大 。

”

帮腔的接唱 、 反复 、 强调 ， 充分抖露了解除威胁 、

重新掌位的老土司悲喜交杂 、 欲火焚心 的人性畸变 。 在
一

定的戏剧时刻嫁接 的抒情唱

段 ， 不是为了牵引 故事 ， 而是为了强化角色的内心动作 。 戏剧将小说
“

某年某月 有人唱

这谣曲而痕疫流行经年 ； 又某年某月 这歌谣流行 ， 结果 中原王朝倾覆 ， 雪域之地某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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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失去扶持而衰落
”

的旁叙笔调 ， 直接转化为主角人物的主体性表达 ， 加之场景的推

送 、 光影的变幻 、 帮腔的起复 ，

一

起造就了舞台表演的陌生化的效果 。

相比于小说原作 ， 改编川剧留给女性角色的戏份很少 。 但通过别调的映带 ， 土司太

太 、 央宗 、 茸贡土司三个女人与麦其土司之间合作与对抗的离合关系还是形成 了很有意

味的排场 。

“

心绪如麻有谁知 ？ 我本是书香 门第……军阀混战 ，
父母双亡 ， 孤女流落烟

花……麦其提亲 ， 大婚大礼 ， 好
一

个男子汉有情有义……为儿子千方百计争取
”

， 吐司

夫人的这一大段唱腔 ， 极富行情的韵味 ， 减弱 了高腔高扬叱咤的格调 ，

一变而为低调沉

吟的叙说 ， 华丽与悲悯的趣味糅合 ，
透过身世叙说勾连二人昔 日惺惺相惜 、 今 日若即若

离的关系 。 爱子心切的她
一

再为儿子争取父亲的信任与重用 ， 识子真切 的她更洞彻傻儿

子与生俱来的神秘预言能力 。 在编剧的巧妙排场中 ， 她以
“

他看不到现在 ， 只能望着未

来
”

来警醒麦其土司重视这种预言能力可能带来的巨大能量 ， 但她最终还是无法影响丈

夫的决定 ， 更无力改变儿子的命运 。 央宗 ， 这个像罂粟
一

样艳丽的女人 ， 这个第二场开

场在锅庄舞蹈的红群舞阵翻飞旋转 中托出 的女主角形象 ， 与 粟的故事形成了颇有意味

的对应 。

“

朗朗晴空炸雷响……使人
一阵悲来

一

阵慌……我好 比离群的雁儿失方向 ， 我

好比刚开的花儿遭冰霜……
”

这种带有
“

做腔
”

意味的哭丧调 ， 并不是表达丈夫被谋杀

的悲伤 ，
而是满含失去依靠的乞怜 。 这个没有灵魂的面具人物很快成为麦其土司淫威的

牺牲品 。 而茸贡土司与麦其打情骂俏 ，

“

老树枯藤难开花 ， 这一句帮腔帮错了 ， 再来
”

，

跳出剧情的惊悚幽默 ， 其实是对这个女人 自 以为是 、 愚蠢至极的反讽。 因为她根本不可

能想到 ， 她的漂亮女儿更想拥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 ， 周旋于麦其土司 的两个儿子之

间 ，
企图登上麦其家女主人

——

王后的位置 。 这些围绕于麦其土司身边的女性的别调映

带和排场布置 ， 作为矛盾展开的深层推动力量 ， 进
一

步强化了悲憾与悲悯的人性关怀 。

《尘埃落定 》 凸现阿来创作个性的最重要标志 ， 不是题材 ， 不是人物 ， 而是作者植

人代言体对故事进行多向度叙述的能力和独特的文化表达与阐释能力 。 阿来长于用文字

架构关于世界的整体相喻 ，
又通过微物质和细节的力量呈现真实的幻象 ； 以极富张力的

语言提炼出与故事配套的具有表演潜质的诗性代码 ， 让故事不断穿越 自然 、 历史与人的

世界 ， 在真实与幻视的异质空间里套叠表演 。 这种叙述与阐释的能力 ， 不是用魔幻或虚

构 、 质感或诗意 、 理性或者非理性可以论定的 ， 需要我们深人文本的字里行间细读 。 而

改编川剧 《尘埃落定 》 却 以唱叙的格调和场阈的分层并置 ， 破译了 阿来小说的语言代

码
， 以戏剧性表演置换了诗性表演 ， 从而让观众拉开一定距离去重新审视

“

尘埃落定
”

中人的扭曲堕落 ， 去领受人性的质询与拷问 ， 而不是像小说读者那样与扑面而来的历史

无所回避地遭遇 。 这种文述的
“

偏离
”

与演述的位移 ， 在丰富了故事的空间套层和人物

关系场的层级展开可能性的 同时 ，
也带来了意想不到文体突越与双向渗透 ， 从而丰富了

“

尘埃落定
”

的文化意蕴 。 最近 ， 又看到由徐棻编剧 ， 王超、 陈巧茹主演的忠实于原著

的
“

新版
”

川剧 《尘埃落定 》 已在排演中 ， 预计两个月 后搬上川剧舞台 在尚未见到

其他戏种改编 《尘埃落定 》
“

剧透
”

的情况下 ， 川剧名家和名 角却前后相续 ， 持续关注

① 曾灵 、 陈谋 ：
《 市川剧院改编 〈尘埃落定 〉

，
堪称史上

“

梅花
” 最多 》 ， 《成都商报 》 年 月 日 ， 第

版 。



阿来研究 （

这一哲理意蕴极强的小说的戏剧编创 ， 或许 ， 这就是 《尘埃落定 》 与长于阐释历史、 长

于探掘人性的川剧之间的内在因缘吧 。

作者单位 ： 四川 大学 中 国俗文化研究所）


